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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人、法官、律师（起诉）、律师（辩护）、陪审团众人第二场 
斯。
第一幕
第一场 克什维尔的公寓 

弗朗西斯科立于门外。克什维尔上。
克什维尔 谁在敲门？
弗朗西斯科 请您把门开开，克什维尔先生，我有您不得不开门的理由。
克什维尔 如果这真有我不得不开门的理由，那我听听。
门开。
弗朗西斯科 贵安，希望没有打扰到您和夫人。	
克什维尔 你想说什么事？
弗朗西斯科 克什维尔先生，法院已经把传票给您了吗？
克什维尔 传票...你是说法院送来的绿色信封里的那个?
弗朗西斯科 就是你签了字的那张纸，我不管你怎么叫它。
克什维尔 是的，我签了。如果你不说明具体来意，我可要关门了。
弗朗西斯科 您不必太防备，我能进屋吗？
克什维尔 希望你能说出个所以然。
弗朗西斯科进屋。
弗朗西斯科 哈——阁下的屋子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就算是白金汉宫的空间规划我看也比不上您家这般紧凑有致。
克什维尔 如果你是来这儿与我讨论房屋设计的，你应该去皇家学院，而不是这里。
弗朗西斯科 嗯，不错。我是来问一件事的，有人被杀了，就在街上——。
克什维尔 哪条街？
弗朗西斯科 哪条街，我怎么知道是哪条街？总之有个倒霉的糊涂蛋死在街上了。
克什维尔 我不知道。
弗朗西斯科 朋友，你知道。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大众不为所知的。瘸腿的流浪汉能知道田径运动员的秘密，穷困潦倒的工人知道包税人和政府的勾当。而你，我的朋友，目睹了一场意外，我是说一场不该发生的意外。
克什维尔 你把一场凶杀叫做意外。天呐，不可理喻。
弗朗西斯科 听好了，克什维尔先生。威斯科男爵，不是伦敦最有权的贵族，但绝对是最有影响力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出现了一个意外，男爵的朋友在街上刺死了一位可怜人，恰好他也在场。
克什维尔 所以呢？
弗朗西斯科 所以，尽管这不是男爵所犯之事，他也甘愿受委屈，替朋友扛下这无端的指控，一场荒诞的悲剧。我需要阁下能配合男爵，在法院作证时用我们提供的“话”来回答。
克什维尔 我本来就无心参合这场案件，可是你的请求就好像是在胁迫一样。胁迫一个无法反抗你们的人，我该怎么选择一个满是胁迫的请求呢？
弗朗西斯科 您问对了！朋友，我并非空手而来。这儿我觉得有你想要的东西。
弗朗西斯科拿出一捆包裹。
弗朗西斯科 一点点心意。足以治好您的妻子，以及换掉这个家徒四壁的房屋，甚至几年内都不用工作，这绝非胁迫。男爵是伦敦最受信赖的人，我希望您可以理解，一场意外绝不该阻止他的政治生涯，也不该阻止大不列颠的崛起，正如同您不会阻止自己的国家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克什维尔 我好奇你是如何得知我的妻子重病的。
弗朗西斯科 夫人经常看的诊所就是男爵家的产业，请原谅我无意冒犯，医疗账单上确实有写您家的地址还有夫人的病名，工作人员写得很详细，真的很详细，很难想象男爵掌握了如此多病人的信息。
克什维尔 我必须得考虑一下，至少我得同我妻子商量一番。
弗朗西斯科 商量什么？这是一场天赐的良机，从来没有哪个工人能有这种机会，这些钱能让你休假，让手上的老茧都退化，而不是做一个罢工的社会危害分子，搞得坐个火车都不安宁，还要掐表祈祷今天的班次不会晚点，收下吧！
克什维尔 我不能收下。
弗朗西斯科 你可以不答应，但是钱必须收下。
克什维尔 我做不到这种昧良心的事情。
弗朗西斯科 固执从来都不是正义，克什维尔。有良心是值得赞许的，可若是让那些称赞应该做良心之事的人做良心之事，他们是坚决不肯的。那些东西都是被宣传的只言片语，尤其离真相远。
克什维尔 你走吧，我的妻子醒了。
弗朗西斯科 好的，东西我还是留这了，我相信你没有坚持自己顽固的主张，至少也是产生一点动摇了。不是为了您，哪怕为了自己的妻子，这也是值得赞许的，胜过史诗中描写的英雄，甚至比英雄还要英雄。对了，还希望不要让外人知道我们此次的谈话。
克什维尔 不会的，你走吧，我累了。
弗朗西斯科 我是男爵的助理，住在马丁街30号，想好了就来找我。
克什维尔 等等，我还没问你的名字。
弗朗西斯科 那不重要，因为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大众不为所知的。（同下）

第二场 克什维尔的公寓
克什维尔上。
克什维尔 一次浩劫，属于我永恒的噩梦。那该死的纺织工厂让可怜的她早早患上肺病，如今无法工作，老板也不给我们补偿。政府抛弃我们，资本家蚕食我们，这两只恶魔沆瀣一气，恨不得榨干我们身上每一处血肉！那万众瞩目的上神难道不能亲临人间，看看这地狱般的风景？工人们就像被饲养的牛儿任人驱使，可那牛也至少被好农民善待过，而我们这些人畜不如的工人要交给工厂一切，我们的命运早就被厂房的流水线钉死！上帝啊！耶稣被钉死还尚能复生，可谁又曾关心过一点我们的安危呢？我爱我的妻子，是的，我爱她。因此我尤不想看到她同我遭受这般罪恶，同她一起生活在这个人间地狱。在这个颠倒的地狱，昧良心的人得到好处，保留良心的人受到惩罚，如果连公道都偏向另一方，那么普通人又该如何保持良心？如果连杀人犯都不被审判，那么如何保证审判的天使依然拥有正义的天枰？我贫困，我下贱——我宁愿失去自己的良心换取她的健康，她是无罪的！

拉尼斯 咳咳......我的好丈夫，我最心爱的人克什维尔！
克什维尔 我在，亲爱的，我永远在。
拉尼斯 昨日有人来家里了？
克什维尔 有。
拉尼斯 是谁，来干嘛的？
克什维尔 那不重要，亲爱的，我们有钱了，你的病可以治了！
克什维尔拿出钱包裹。
拉尼斯 天呐，整整五捆纸币！
克什维尔 我们不用过苦日子了，终于！
拉尼斯 嗯，我的好丈夫，我简直是最幸福的人儿。
克什维尔 很快可以把你转去贵一点的诊所。
拉尼斯 可是，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钱？
克什维尔 我的哥哥在苏格兰做了大生意，他把钱寄来的。
拉尼斯 别骗我了，我都知道，那位先生把钱留下的。
克什维尔 原来你都听着在？
拉尼斯 你们讲话声一点不小。你真的要用这笔钱？
克什维尔 是的，他好像是个伦敦某男爵的助理，让我在法院做假证。
拉尼斯 假证？
克什维尔 男爵杀了人，我是知道的，他想让我证明不是男爵杀的。
拉尼斯 亲爱的，咳咳......你不能这么做，我们会遭天谴的。
克什维尔 天谴？没有的事。
拉尼斯 怎么能这么说呢？
克什维尔 使你患上肺病的工厂和那吝啬的老板都没有遭受天谴，又何谈我们呢。
拉尼斯 这钱你不能拿。
克什维尔 拿了不会怎么样。
拉尼斯 亲爱的，绝不能用这钱来治好我，把钱退回去吧。
克什维尔 可是，唉，你到底怎么想的？
拉尼斯 亲爱的，或许这笔钱能把我治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失去生命的人作为代价来补偿我的健康吗，这样是上不了天堂的，我们不能连正义都失去。
克什维尔 我看报纸了，亲爱的，死的是一个公证人。他们肯定又是发生了某些政治矛盾，就像那些政党之间的矛盾一样，多么平常庸俗，简直就像时常发生的事情一样！
拉尼斯 难道灵魂还分贵贱吗？
克什维尔 好吧，或许我们的灵魂和乔治华德森的灵魂一样，或许维多利亚女王的灵魂和我们一样，可是你看看，谁愿意帮助我们？我原本也想要拒绝的，但是一想到你，我就明白，这辈子我不能亏待你，因为你已经失去得太多了，这些代价由我来承受也好，不管是我的良心还是死去的灵魂。
拉尼斯 不行！克什维尔，你必须退回去！
克什维尔 可是我真的无法相信，你为何要拒绝这个机会，我不能理解，即使这些良心和正义使我们死后感到愉悦，那也不代表它们能立刻到来。
拉尼斯 不管是正义还是良心都不会立刻使我们愉悦。
克什维尔 那为何要拒绝？
拉尼斯 天呐，我亲爱的丈夫，你为何要说出如此多的丧良心话？难道你想要每日每夜受一个无辜灵魂的折磨，让其化为梦魇困扰着大脑吗？一个无辜的灵魂，竟要因为你的证词而被错误审判，这钱或许可以治好我，但是那条死去的灵魂永远无法找到出路。外在的正义！克什维尔，我不管是为了什么，我只知道这钱的来源绝不干净。退回去吧。
克什维尔 唉，拉尼斯。即使退回钱也不能保证干净，因为我们已经在污秽里了。（同下）




第三场 克什维尔的公寓 
克什维尔 我今天出去了，去了公证人死掉的那条街上。
拉尼斯 你去那里干什么？
克什维尔 亲爱的，你说的话在我身上灵验了。我想起了他死掉的那天。我看着他死去的场景是那么的瘆人，他发红的眼睛直直瞪着我，黝黑的双手倒在排水沟里。胸口有一个大洞，里面的内脏不停往外嘣出，真是一个可怜人！而杀手呢，就那样逃走了，有两个人，我敢肯定男爵在场，因为就是他亲手用枪夺走了这位公证人的性命。昨天晚上，我梦见一个奇怪的幽灵，他说他是那个公证人，让我去他事发的那条街，在街上有一个黑色信封。
拉尼斯 辛亏我们已经把钱送回去了，否则他会永远在你的梦里，信里写的是什么？
克什维尔 这是一封奇怪的信，我看不懂里面的字。你帮我看看吧，亲爱的。
拉尼斯 哦，应该是一些爱尔兰语，巧合罢了。这封信恐怕不是那位公证人的。
克什维尔 即使如此也先保存起来。
弗朗西斯科上。敲门。
克什维尔 希望你不是推销的！
开门。
弗朗西斯科 先生，一个合格的推销员，是会选择给即将衣食无忧的人推销，还是给即将贫困潦倒的人推销？
克什维尔 推销员？不，不，不。推销员不应该存在，推销员应该被房屋的主人撵出去，丢进泰晤士河，让这种害人的生物不再降临。
弗朗西斯科 别担心，让我进屋吧，我没有带钱来，这次没有请求。
克什维尔 也没有胁迫？
弗朗西斯科 都没有。
弗朗西斯科进屋。拉尼斯卧室的门敞开。
弗朗西斯科 很高兴见到你，夫人。
拉尼斯 你就是那个送钱的？
弗朗西斯科 那么你一定是还钱的了！
克什维尔 是我把钱寄还到你那的，我看你是脑袋伤了风寒，一个无法下床的人怎么能把钱送到你那？
弗朗西斯科 是的，是的。一个无法下床的人是不可能把钱寄回来的。那如果两个人都无法下床，这钱就不好退回来了。
克什维尔 这是胁迫还是建议？
弗朗西斯科 我在他手下办事这么多年，脏的累的我都见过，你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一点体面就——让我们的工作徒增烦恼。
拉尼斯 我想问问增了什么烦恼？
弗朗西斯科 比方说我今天花了好大工夫才换来了这个。
克什维尔 信？
弗朗西斯科 退职信！你不用在钢铁工厂上班了。我去过那儿，在柯林大街的最左边对不对，那里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全都是潮闷的空气和刺耳的噪音，你终于可以解脱了，祝贺你！
克什维尔 这确实是我老板的签名。好，很好，我见识到了你的权力。
弗朗西斯科 不是我的权力。
克什维尔 你这可耻的混蛋，衣冠禽兽的骗子，夺走了我的工作，逼迫我灭亡！
弗朗西斯科 不是我的权力，克什维尔先生。你要明白，在社会上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能被天然占有，我们只能被赋予，而不能占有。
克什维尔 我只看到了一个拿着公文包助纣为虐的推销员。究竟是什么能让你的良心不被谴责，上帝啊，还有任何道德可言吗？
弗朗西斯科 哈哈，道德、良心！只要驱使我丢弃道德的人没有被惩罚，为什么我要受罪？
拉尼斯 即使那样，你的良心也绝不干净！
弗朗西斯科 没有人的良心是干净的。比起过问我得良心，阁下的处境恐怕应该优先考虑。
克什维尔 啊！良心，这个词让人发疯！我曾想过因为偷窃财物而受罚，因为酗酒享乐而受罚，因为没有更加勤奋，而掏空自己的一切身心献给岗位而受罚。而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正直的人才是最容易受罚的！一个抹除自己良心，毫无同情心的渣滓败类——
弗朗西斯科 恰恰不会受罚，先生。
克什维尔 告诉我你的名字，如果你真的不怕被谴责的话！
弗朗西斯科 弗朗西斯科。
克什维尔 好，我决定了！弗朗西斯科，我会让你看着那些驱使你舍弃道德的人付出代价，届时你也会收到你应得的那份。前天，我有些动摇，昨天我会犹豫，今天我毅然决然拒绝你们，不同意这魔鬼生意。我不管那个公证人掌握着你主子什么样的秘密，不管今后你们会用怎样的手段，我都会作证到底，一个字不漏！
弗朗西斯科 如果真是那样，我也会遭报应的，看来我们不用赌什么了！但是，我不能保证男爵不会用更极端的手段，这可能会让你的生命比我先走一步，那样就看不到你宣誓的结果了。
克什维尔 那位公证人已经付出生命，令你们遇见困扰着你们的我。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来佐证我的话，明天就是审判日！现在，请你出去吧！
弗朗西斯科 但愿。（下）

第二幕
第一场 法庭
法官 下面传唤证人入场。
克什维尔上。
原告律师 克什维尔先生，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法官 你要确保你的所言必为真相，你敢宣誓吗？
克什维尔 我确保我所说话皆为真相，不加隐瞒。
原告律师 克什维尔先生，案发当天你在哪里？
克什维尔 我从家里往工厂赶——
法官 请直接讲重点
克什维尔 我在格林大街。
原告律师 你看见了什么？
克什维尔 有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着贵族服装。
原告律师 你知道是哪两个人吗？
克什维尔 是男爵和他的手下。
被告律师 你敢肯定吗？
克什维尔 是的。
被告律师 你的眼睛近视吗？
克什维尔 我的眼睛好得很。
被告律师 你离案发当地有多远？
克什维尔 不远。
被告律师 不远是多远？
克什维尔 十几步。
被告律师 你说十几步。夜色之下，你能看清一个人的脸？
克什维尔 能。
被告律师 你能看清他的手？
克什维尔 能。还能看见他拿着一把短枪。
被告律师 你亲眼看见男爵拿枪击中公证人的？
克什维尔 我听到了扳机声。
被告律师 你看见公证人死的那一刻？
克什维尔 没有。但是公证人身上有个大洞。
被告律师 那么你的证词不能证明男爵行凶！
原告 一派胡言！证人所证之词以可以推断出行凶人就是男爵！
法官 证人，请继续回答问题。行凶后你有继续留在现场吗？
克什维尔 我停了一会。
被告律师 为何停留？

克什维尔 我……吓住了。
被告律师 吓住了？还是在等什么？ 
克什维尔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被告律师 你是否在开庭前，与男爵的助理见过面？
克什维尔 ......
法官 证人请回答问题。
克什维尔 他来过我家。
被告律师 他带东西来了么？
克什维尔 ......
被告律师 带了一笔钱？
原告律师 反对！
法官 证人回答。
克什维尔 ......带了......一袋钞票。
被告律师 助理的行为非常可疑，你是否收下了他的钱。
克什维尔 我退回去了。
被告律师 那么事实很明显了。助理和你串通做假证。
原告律师 驳回！助理为什么要串通证人，这不符合常理！
被告律师 据我所知，你拒绝的钱足够治好你的妻子。
克什维尔 我并没有收。
被告律师 克什维尔先生，是不是因为那袋钱不够？
原告律师 反对！
法官 证人回答。
克什维尔 不是。
被告律师 那是因为你知道，如果男爵入狱，你将成为全伦敦最著名的证人？
克什维尔 不是！
被告律师 你没有动摇？
克什维尔 我有想过收下那笔钱。
被告律师 所以你承认，你曾经为了金钱考虑过改变证词？
克什维尔 我考虑过。但我没有那样做。
被告律师 你说谎。
克什维尔 因为我看见了——
我看见一个无辜的人遭受惨绝人寰的谋害！究竟是多么凶残的人才能做出这种事情？一个完好的灵魂在地狱饱受折磨，得不到正义的眷顾。
被告律师 反对！反对！完全都是谎言，法官大人应该停止证人的作证。
法官 肃静。
被告律师 一个收了钱的证人是怎样都不能信的。
陪审团众人迟疑。
被告律师 你认识公证人吗？
克什维尔 我不认识。
被告律师 你不知道他是爱尔兰人？
克什维尔 爱尔兰人？

被告律师 在伦敦。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你确定你没有被某种情绪影响？
克什维尔 什么情绪？
被告律师 民族情绪。阶级情绪。对贵族的敌意。随机杀人。
原告律师 反对！这是对证人的人身攻击！
法官 辩方请注意措辞。
克什维尔 一个爱尔兰人！一个人被杀同其民族有何等联系呢？
被告律师 证人，你是否参加过任何关于爱尔兰自治的集会？
克什维尔 ......没有。
被告律师 你没有爱尔兰人的朋友？
克什维尔 没有。
被告律师 你没有同爱尔兰人共事过？
克什维尔 没有。
被告律师 你从来没有去过爱尔兰？
克什维尔 没有。
被告律师 难道你就一点没有同死者存在某种联系？
原告律师 反对！被告律师在刻意引导证人！
克什维尔 爱尔兰人......是戴欣男爵杀掉的。男爵杀的！男爵杀的！
原告律师 你同那个公证人———
克什维尔 上帝啊！男爵是罪人，是犯了罪的！我发誓如果我今天所言有假，便让上帝诅咒我七百七十七次。男爵的助理让我来做假证，我没有答应，他们便百般阻挠我，让我失了工作。那位可怜人，身上连中数枪，倒在血泊。我害怕得罪男爵，也想治好我的妻子，便收下了钱财，那几天夜晚总是想起男爵杀人的场景，羞愧至于我把钱退了回去。可是无论如何，男爵杀了人是事实，无可争议的真相。原谅我吧！我也是失了神才会犹豫，一个人如果不满足他的私欲那么必然会捍卫血淋淋的现实。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都是假话，那么判吧！用捏造的事实换取捏造的审判，再让你们这些所有得逞的恶人升上恶人的天堂！

第三幕
第一场 邮局
二邮局工作人员上。
甲 天杀的政府走狗，难道不能早点下班吗。
乙 政府走狗在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们该叫什么？
甲 你居然朝自己人说风凉话。
乙 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理清楚这里面的门道吗？
甲 什么门道，你倒是说说。
乙 越是当政府的走狗就混得越好，那些与政府作对的人，不是风餐水宿就是颠沛流离。
甲 这么说你还感激他们不成了？
乙 我们为政府办事，那么我们也算政府的走狗了。
甲 我看你才是不明白哩！
乙 不明白......
甲 你笨啊！现在政府统治如日中天，那我们就是政府走狗。等哪天维多利亚垮台了，要一起站起来反对政府，就像法兰西那样。反正不管风向怎么样，谁得势，我们就站在谁那边。
乙 这是不是叫什么投机主义。
甲 偷鸡？
乙 就是我们是墙头草。
甲 不是墙头草的墙头草已经有两丈高了。你难道指望有生之年我们工作者的待遇能有所提高吗，别痴人说梦了。只要你给工团的头五十英镑，他第二天就出卖所谓的工人同胞们。
乙 这算个什么话呢？
甲 什么话......知道吗，格林大街死了个人。
乙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甲 杀人的是个贵族，你猜他会绞刑不。
乙 绞刑上不了也得坐牢吧。
甲 哈，什么绞刑。帮他的人被判了死刑，他只被判了几年，说是证据不足。
乙 证据不足还坐什么牢？
甲 你不知道啊，有证人出席，他好像不怕贵族似的，把他往死里逼。
乙 那人不是收了钱吗。
甲 谁知道呢！这个证人肯定收了钱不安好心，要把那个贵族拖下水，总之就是上议院的政治斗阵！
乙 没准和女王还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就判他几年呢？
丙 你们懂什么啊！（外）
甲 那你倒是说说，哪有杀人不偿命的理。（丙上）
丙 大众都被表象迷惑了。一切的起因都是那个爱尔兰人掌握了机密。
乙 什么机密？
丙 关于神秘学的，那个爱尔兰人掌握真正的炼金术。
甲 还炼金术，说的神乎其神。
丙 贵族杀他就是为了获取炼金术的秘诀，爱尔兰人的身上有打开所罗门宝藏的钥匙。
甲 放屁呢，所罗门你知道有多远吗！还炼金术。
丙 你知道为什么印度为什么被公司控制吗？
乙 不知道。
丙 索多玛在被上帝毁灭后那里便诞生了控制人心的炼金术。公司掌握它，用它来控制当地居民。
甲 那说不定还有人体改造术。
乙 这和贵族量刑不严有什么关系？
丙 笨啊。那贵族也是炼金术师。
甲 能从空气中提取金子？
丙 还能从木头、血液、脂肪中抽取白银。
乙 我们的国家就是掌握了这些技术才发展迅速的？
丙 不然呢？（主管上）
主管 喂，三个笨木头！上班不是让你们在这里闲聊的！
甲 哎呀，主管又来了。
乙 跟个牛皮糖似的。
克什维尔 啊！

克什维尔倒在邮局外。
甲 嗯，怎么听见有人喊叫？
乙 我看有人倒在门口了。
主管 有人倒了！全是血！
丙 去看看吧。（同出门）
甲 快叫警察！
乙 可怜！胸前两个大洞！
丙 看到凶手了吗？
甲 恐怕早就跑了！
乙 叫人急救，快！
主管 恐怕救不回来了。

第二场 克什维尔的公寓 
弗朗西斯科进屋。
弗朗西斯科 抱歉夫人。你腿脚不好还让你来开门。
拉尼斯 .....
弗朗西斯科 您丈夫的确说中了。
拉尼斯 ......
弗朗西斯科 或许您此刻是悲伤的。
拉尼斯 ......
弗朗西斯科 但我确实收到了惩罚。
拉尼斯 ......
弗朗西斯科 夫人，我该说什么呢？至少您看起来好很多了，之前完全无法下床。
拉尼斯 弗朗西斯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一个人不能描绘她自己的痛苦，那么她到底是在痛苦中还是在痛苦外？
弗朗西斯科 夫人，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拉尼斯 克什维尔回不来了。
弗朗西斯科 他确实回不来了，节哀。但是正义得到了伸张，这就够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是传奇。我嘲笑他恪守正义的本分，到最后毫无疑问他说对了，我不仅被夺走了工作还被没收财产，代价已经在我身上显现，也在男爵身上显现。
拉尼斯 我最深爱的人......
弗朗西斯科 一命还一命，男爵犯了叛国罪，昨天审判，今天就执行绞刑了。想必您丈夫在天堂也会安息的。您的丈夫是一个伟大的人啊！
[bookmark: _GoBack]弗朗西斯科取出报纸。
拉尼斯 这是？
弗朗西斯科 容我念给你听——
粉碎爱尔兰独立派的阴谋！伟大的民族英雄克什维尔。
4月1日，曾出席格林大街谋杀案法庭的证人克什维尔先生提交关键物证。然而，在克什维尔前往邮局的途中被叛国贵族戴欣射杀，警察从他染了血的风衣中找到了一封用爱尔兰语写的信。据悉，克什维尔曾持续与爱尔兰独立派做斗争，并在法庭上不惧权威控诉戴欣的罪行。
拉尼斯 我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也不记得他同我说过要去提交它。
弗朗西斯科 关于爱尔兰独立派秘密结社的信，戴欣一直在和爱尔兰独立派有密切来往，并从中获益。连我这个助理都现在才知道。
拉尼斯 英雄......
弗朗西斯科 民族英雄！所有英格兰人都会为他感到骄傲！你的丈夫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拉尼斯 我害了他。
弗朗西斯科 不！如果没有你的坚持，一个祸害就这样隐藏在国家里，是多么大的隐患啊！
拉尼斯 可是，弗朗西斯科。我永远失去他了！
弗朗西斯科 看看报纸吧！所有头条都是他，您的丈夫已经无人不知了。他的事迹会传遍每条街。
拉尼斯 我是不是不该劝他的？弗朗西斯科，对不对？
弗朗西斯科 您做的完全正确。还请不要哭。
拉尼斯 所深爱着我的丈夫就这样被我害死了！
弗朗西斯科 这不是您的错。
拉尼斯 可是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无论如何都得守住良心，那么便要付出千百倍的代价。没错，弗朗西斯科，不是我的错，可是必须有人来承受正直的代价。我死了丈夫，保留了名分，现在蜂拥而至的孤独和痛苦都是我应得的！
弗朗西斯科 夫人.....节哀。
拉尼斯 你走吧，弗朗西斯科！你走吧！
（弗朗西斯科立于门前）
弗朗西斯科 不管您是怎么想的，夫人。我打算重新做人了！那些我之前嗤之以鼻的良心字眼是多么难得的品质！请收下这个，之前的那袋钱，现在没用了，我留下来，就当是补偿。（留下钱袋后下）
拉尼斯 钱袋。又是那个钱袋。究竟还要祸害多少次！要这笔钱又有什么用呢？
我最深爱的、最深爱着我的丈夫——我永远失去他啦！我永远失去他啦！
